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㮟石木石市在吴滩小学下面不远处，这里有一间门店，门店下面有一条

沙土路，枯水期时是高占、松林树、柏林村、吴滩村等村民去白沙的必经之
路。涨水时，大山沟（地名）的人就用木船弄了个扯扯渡，经过宝水溪摆渡
过溪沟再往白沙或高占走。不管是高占的人赶白沙还是白沙人去赶高
占，都会在此门店歇脚，顺便和熟识的人一起摆龙门阵、抽土烟、买小吃、
铲冷单碗（喝土酒）、喝老荫茶。据母亲回忆，她小时候曾和我的外公一起
在这里歇过脚，这里最好吃的是烤豆腐干。老板把方形豆腐干烤得两面
金黄，咸香味十足，让人垂涎三尺，深受酒客和小孩喜欢。每当说起㮟石木石
市，她别的都记得不怎么清楚，但这烤豆腐干的味道记忆犹新。

由于面积有限，这家门店里只能放下三张桌子，逢去白沙或高占赶场
时，店外会多摆几张桌子。来往赶场的村民，即使不买东西也要在这儿休
息一会儿，不会急着离开，哪怕是站着也要吹上几句。至于喜欢喝酒饮茶
的，往往是几颗花生米、二两老白干，就坐在那里吹半天，有人甚至天不黑
不离开。但是，逢下雨天和不赶集的日子，因为人流量少，外面的桌子就
不摆放。由于这地方小，人口不集中，供需量少，还经常有人赊账，搞得老
板入不敷出。老板说，他也没别的啥本事，只能咬牙坚持，这叫“磨骨头养
肠子”。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位老板的遭遇，㮟石木石市没建立正规市场供大
家赶集，甚至后来那个门店也关闭了。于是，当时就有了㮟石木石市不兴赶
场的说法。有人开玩笑喊人“去赶场哟”，立马就有人回应“㮟石木石市的场
——不赶哟”。回应的人其实不是不想赶场，而是说包里没钱，不敢赶
场。后来，大家把节奏带偏了，遇到有人激将自己时，也用那句话来回应，
把不赶场的意思变成“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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㮟石木石市下面的河滩乱石密布，每年7月至9月涨水期，这里就会漂来

很多漂木、杂物㮟在乱石中，任人捡拾。附近年轻力壮的男人们赤脚光背
在江边捞漂木，老弱病残的就在周边捡拾小东西，谁先到手算谁的。大件
和值钱的就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齐心协力，捞上来的东西摆在沙滩上，然
后按功劳进行分配，热闹如市集一般。㮟石木石市的名字由来大抵与此有关
吧。据说有一年，江上漂来一头活着的小猪崽㮟在这里，猪崽狂乱挣扎，
眼看就要被再度冲走，大家出绳子的出绳子，用抓子的用抓子（用来钩漂
木的工具），齐心协力捞上来，就地宰了吃杀猪汤，一同打了个大大的牙
祭，在周边传为美谈。

现在交通方便了，人和车都走宽敞的大马路了。以前的沙滩路，荒芜
后被杂草遮蔽了，吴滩小学没有了，小店也早就不在了，全都变成
沙土坡地了。现在，知道“㮟石木石市的场——不赶（敢）”这个
歇后语的人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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㮟石木石市的门店曾经是岁月里独特的存在，那

里曾经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漂浮物汹涌而来、
学校朗朗书声意气风发、沙滩路行人如织欢
声如雷……曾经的曾经，这里承载着多少
悲欢喜乐的故事。然而，终究还是消失
了。它们的消失，仿佛是一个时代的落
幕，所有的记忆似乎都被抹掉，所有
的往事似乎都被遗忘……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我的老家在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一个叫
作“双院子”的地方，1949 年之前，这里是泸县
方洞乡大地主屈恒升的收租院。在我的记忆
中，确实有两个大大的院子，一个是上院，一个
是下院。上院是五间串架房子，由我阿公带着
五个子女居住，左侧三间土墙房由我四公带着
四个儿子居住，右侧是郑姓的三弟兄居住。下
院是张姓和刘姓两家人居住，却是更加矮小的
土墙房子。

阿公的串架房
阿公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分

给我的房子！”他说这话时，要先把腰杆挺一挺，脖
子再往上昂一昂，然后眉毛一抬，眼睛一鼓，满脸
骄傲。到我们几个堂兄妹懂事时，串架房已破烂
不堪，刮大风都要担心屋顶会被掀翻。我读小学
时，有一年春天刮大风，那天放学回家，下院的张
大婶拉住我们几个放学的兄妹说：“别急着回去，
你们的房子被风刮烂了，檩子都掉下来了。”等大
人们检查完各家的房子，确定不会再掉什么东西
下来，这才让我们几个回去。

至今还记得，爷爷住的是一间破烂得找不
出一堵好墙的屋子。别人家的串架屋子多少还
有白石灰糊了薄薄的一层。爷爷的屋子，尽是些
竹片编成的板子，很敷衍地糊了一层褐色的稻草
泥巴，算是墙。用手一碰，泥巴就扑簌簌地掉。我
们几个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竹片拆
下来打仗。要不了一个冬天，爷爷的屋子就被拆
出一个大窟窿，他只好去砍新的竹片来编成竹板，
挡一挡冷风。那时没有塑料布，不知道爷爷是怎
么熬过冬天漫长冷夜的。

这样的房子一直住到1984年。那一年，在广西
当包工头的幺叔挣了钱，回家拆掉爷爷住了几十年
的串架房子，修了一楼一底的楼房。从此，爷爷每天
都会高高兴兴地在楼房里转来转去，顺便还会带一
些人来参观，直到在那间屋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父亲的土墙屋
父亲成家后分到的三间房子位置最偏，除

了一个卧房有两处亮瓦透光外，其他两间仅可
以投下少许光线来。冬天天气不好时，关上门，
屋里黑咕隆咚的，上个茅房都要打手电筒。

父母住的房间里，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

一个抽屉、几个坛子，之后就剩不下什么地方
了。由于地面只填了一层土，常有老鼠在屋里
打洞，我小时候一脚踩塌鼠洞的事时有发生。
最恼火的还是下雨天，大家的脚上都是泥水，难
免把屋里的地面踩出泥浆来，父亲就拿铲子来
铲，一次要铲很大一簸箕出去倒。

我家的卧室和幺叔家的卧室是隔壁，小时
候我最喜欢竖起耳朵听幺叔家的动静。一会儿
是幺娘喊疆弟弟穿秋裤，说是天冷了。但疆弟
弟只管自己疯玩，哪里肯听。于是，幺娘捉住
他，非要他穿。中午太阳出来了，幺娘又喊疆弟
弟把秋裤脱了。疆弟弟这时就犟上了，大声回
答：“我不热，我就要穿秋裤！”

后来，弟弟出世了，三间房明显不够住。于
是，父亲张罗着扩建了三间大大的土墙房，我也
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那房间虽然连窗户
都没有，但一个人睡在大大的床上的感觉，真是太
爽了。父亲自然更高兴，宽宽的堂屋和三个大猪
圈，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情吗？

有一段时间，我家养的猪有六头之多，一到晚
上就开始嘶吼，吵得我耳朵疼，但母亲却是笑容满
面。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把腌好的腊肉挂了满满
两根竹竿。正月初四回外婆家，还选了一块又大
又长瘦肉最多的“客菜”（猪腿上最好的肉拿来送
人，称为客菜）背着去。外婆把那块肉挂在家里最
显眼的地方，逢人就说，这是蓝三哥拿的。

我家的大门是西北朝向，门是泡桐树做的，
轻飘飘的，让人很不放心。每到冬天刮西北风
时，两扇门板就被风吹得拱起来，又弹回去，啪
啪作响，一直到天亮。我担心它某天会连带门
框一起被风吹掉。于是，很多次午夜梦回，总梦
到家里的大门被风刮倒了，于是心急火燎地起
来看，用尽力气把门合上。

如今的双院子
如今，双院子已被选为特色小院来打造，沥

青路修到了大坝子，家家户户都能把车开到自家
大门口了。站在宽宽的晒坝里，远望村子西面绵
绵的鸦屿山，突然觉得身心舒展到了无限大。加
上双昌产业园的打造、G348成渝公路扩建工程的
顺利推进，双院子很快就会成为香饽饽。这个秀
美的小村落，未来的风景会更美，生活自然更好。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重庆巴南区姜家镇的姜家舞龙历史悠久，
闻名遐迩。据《巴县志选注》记载：古时，一部分
姜家人从各地而来，形成了姜家部落。当时火
灾时有发生，姜家人苦不堪言。有一年，姜家来
了一位叫智慧的高僧，族长恳求高僧指点迷
津，高僧要姜家人崇龙爱龙。于是，姜家人修建
起了以龙牌坊为头、龙井为嘴、龙街为身、龙洞
为尾的姜家巨大龙王形状的一条街建筑。并将
许多地名也改为带有龙的称呼，譬如龙椅、龙
床、黄龙山、龙池洞……此后，姜家再无火灾发
生。喜龙后来演化成了舞龙，在姜家蔚然成风。

姜家舞龙可谓丰富多彩，舞龙品种主要有火龙、
柑子龙、黄荆龙、虾子龙、萝卜龙、青菜龙、草龙、扁担龙、
板凳龙、旱龙、女子龙、童子龙、独龙、墨龙、小金龙、彩
龙、箩筐龙、背篼龙、兜兜龙、肉龙、墨龙、桐子龙、孝龙等
20多种，是全国少见的龙舞品种多样化地区之一。

姜家舞龙不仅品种多，而且舞龙与当地人的生
活息息相关。姜家人根据不同时节，舞不同意义的
龙。按节气，三月三“娘娘会”舞柑子龙、桐子龙，有为
姜家求子之意；四月二十八，龙王生日就舞黄荆龙，意
在祈求龙王掌握好雨水，保佑姜家风
调雨顺；五月初五端午节舞
旱龙，预防天旱地干，保障
丰收；八月十五中秋节，舞

板凳龙，稳坐稳收，庆贺粮食丰收；腊月二十三敬灶神
节，就舞萝卜龙，祈求来年洪福齐天、财源滚滚……

姜家人舞龙，除重大节日外，还根据不同的
情况，把舞龙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
如哪家生了孩子，就叫年轻女子队去舞龙贺喜；
老年人祝寿，他们就舞起彩龙，祝贺寿星福星高
照、子孙满堂；哪家老人去世，他们舞起孝龙，孝
子亲自牵孝龙以尽孝道；哪家生意开张，他们会
舞起板凳龙，庆贺老板生意兴隆。此外，春节后
年轻人出外打工，他们会在出行前舞起草龙，预
祝一路平安、出门赚钱……

姜家人人都爱龙，人人都会舞龙，因此形成
了舞龙文化习俗。姜家镇是首批被重庆市评
为“民间舞龙文化艺术之乡”的乡镇。2007年，
姜家舞龙参加中国重庆第一届文化艺术节，姜
家舞龙队表演了黄荆龙、凳子龙，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并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奖励。2009年，
姜家舞龙习俗被列为重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消失的㮟石木石市
□淡心坊主人

双院子的变迁 □兰杨花

姜家舞龙让人迷花眼 □胡平原

江津长江边的古镇

㮟石木石市是过去江津县（今重庆江津
区）唯一不兴赶集的地方，位于白沙至高占
长江边的一个小地方。（当地方言：“㮟”读
kā，“石木石”读lá。）


